




废墟上还有一颗蓬勃的心

道就在具体的万象中。只有生活在万象之中而清醒的人，

才能自觉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，才能葆有一颗新鲜活泼而蓬勃的

心。故老子云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

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

读作者之新作《母亲心》，眼前渐渐淡出两个人：一个已物

化异己，空有人的躯壳而心已分裂；另一个则重塑再生，仍葆有

人性本真且具有生命的鲜活。

虽然，小说背景是20世纪初的旧上海，但它却超越时空局

限，以文化废墟上的现世生活为平台，将笔触伸向精神层面，

使每一个现代人的灵魂都充分显“形”，从而打开人们心灵的窗

口，让读者在非物质的世界中感悟失衡、感悟迷茫，乃至毁灭。

旧中国的大上海，是充斥着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文化废

墟，边缘交杂而光怪陆离，已远离了原生态的中国文化，貌似繁

华，实则充满灾异与破碎。生活其中的人群，人格分裂、人性缺

失、找不到自我的现象，在许多作品中已屡见不鲜。然而，作者

却没有过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铺叙，有的只是清亮的故事

脉络和人在各种欲望追求中的突变。这种特殊的艺术视角，构思

超凡脱俗，叙述不拘一格，手法别具匠心。也能让不同时代、不

同地域的读者，在阅读过程中以彼鉴此，往返回味，产生跨时空

的阅读价值和思想意义。

扯掉人的欲望、贪婪的遮羞布，还原人性本能的欲动和外

在的诱惑与役使，作者把人生真态从纷杂、逐利的社会场景中剥

离出来，向世人展示颤动在文化废墟里的那一颗颗委顿失序的

心。没有了特定的历史背景，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场景，人们

活在虚无的废墟上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只能在物欲横流、情欲困局

中任人性扭曲、精神颓废，让失序、迷乱的心灵随波逐流。《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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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心》则告诉我们，活在文化废墟上的人群，注定要被残缺的人

生和病态的人性，刻下深深的时代印记。小说中的梁雅致、杨永

铭、林晚秋、梁咏仪、单宇东，乃至翁母、梁云楚等，他们的心

从来就没有片刻的憩息，从来就没有一丝的温情，都在追利逐情

的困局中不断奔跑和流变，在满足一己的私欲中不断膨胀与畸

变，在文化废墟上冷漠地相虐相杀。诸色人等，绝非仅是那个时

代的遗物，在现世生活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活物。或许，这也是作

者回避生活历史场景，而只写人的真正原因。

小说年代的不可稽查性，实质是一种荒渺的艺术魅力；《母

亲心》所具有的时空穿透力和艺术扩张力，使作品横切生活、直

喻时弊。

当然，作者的笔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世界荒凉、人生荒诞和

心灵冷漠的一面，还让我们透过病态的社群，仍能感受到人性中

蓬勃、本真的东西——那就是一颗伟大而卑微的“母爱之心”。

那颗人已疯掉、爱还健在的心，只有这颗心，还在废墟上熠熠生

辉。这颗心虽然历经沧桑，但却没有破碎；虽然为一个疯娘所拥

有，却从来没有凋零和虚伪过，它是那么执著、真挚与鲜活，闪

烁着人性的光辉。与梁母的“爱女之心”相比，梁雅致、梁咏

仪、杨永铭们的“贪婪之情”无不扭曲了本真的原形，披上了虚

伪的面纱。许多看似正常的人，却藏着一颗“精神错乱的心”。

而精神错乱的梁母，却拥有一颗本真、清醒、执著的心，这让我

们在冰冷的精神世界里，真切地感受到丝丝暖意。

“我愿做无家可归的懒汉，在荒郊野外期遇美丽的盲女，携

着她在天地间过一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，以山浆野果为生，居林

间茅舍为家，纵情于荒野，箫歌于云天，以求追随着我们自然的

心和生命的本真，能够自然而然地倾心而活。”这正是作品所给

予的，也是掩卷之后难以释怀的。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德东

于2010年9月29日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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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  记

母亲，您给了我生命，

而我则成了您永远的牵肠挂肚。

母亲在哪里，

哪里就是最幸福、最快乐的地方。

母亲的心，是一缕阳光，

和煦、温暖。

母亲的心，是一潭深渊，

清澈、深远。

母亲的心，是微笑时的眼神、微微上翘的嘴角，

充满着温暖、慈爱和包容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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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        子

“妈妈，不要丢下我，妈妈……”梁雅致猛地从被窝里坐了

起来，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，她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双眼，撕心裂

肺地大叫了起来。

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这样从噩梦中醒来，也不是第一次这

样流泪并歇斯底里地大叫。二十二年了。二十二年来，她无时无

刻不在想着噩梦中的场景：那个被她一直叫妈妈的女人一直往前

走，根本就不理会她的叫喊，仿佛那个女人根本就不认识她。

然而，现在，梁雅致似乎已经习惯这样了，她在一次次的睡

梦中醒来，发现她所渴望的一切仍旧没有改变，那个女人仍旧丢

下了她，她仍旧没有得到她希望得到的东西，而她夜夜梦中所遇

到的竟然如此真实地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尽管她是那样地不甘心。

她深呼一口气，好像是想把心中的怨气全部吐出，但是她发

现，这一切只是徒劳，因为梦中一次次的遭遇已经在她的心中种

下了一颗这样的种子：奢华生活并不能取代她被抛弃的阴影，她

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让自己安静下来，从知道的那一天开

始，她就从没有甘心过，她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无论付

出多大的代价。

像往常一样，梁雅致披着睡衣坐在偌大的客厅里，屋子里除

了那个陈旧的老座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没有一点声响。老钟旁若

无人地响着，似乎并不理会这个蜷曲在沙发一角的女人。梁雅致

就像半夜从梦中惊醒一样习惯了老钟的滴答声，周围实在是太静

了，慢慢地，她就听不到老钟的滴答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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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对梁雅致而言，周围才算是真正静得非常可怕！

“砰！”

客厅的门忽然被人重重地推开了，还在刚才那种可怕的安静

中一动不动的梁雅致下意识地抬起头，向上翻着眼皮，几个人进

入了她的视线。

这几个人中，有几名警察，还有几个她非常熟悉的人，她爱

过的和恨过的人。当她慢慢地动一下她刚才还蜷曲着的身子时，

这些人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。

梁雅致似乎早就明白了将要发生什么，她好像并不着急要和

这些人说些什么，或者做些什么，只是用一双有些冷冷的眼睛，

看着这些已经站在她面前的人。她看到那几个她爱过和恨过的人

的眼中充满了愤怒，怒火几乎要将她燃烧起来，她竟然从这些火

苗中感到了一点点的满足。她的目光扫射着对面的人，再次看到

了那几名警察，直到这个时候，她才慢慢地站了起来，似乎是很

高傲地猛地抬起头，慢慢地伸出自己的双手，然后看到警察从腰

上取下冰冷的手铐，无情地戴在她的手腕上。

“雅致，我们大家如此相信你，你怎么不知悔改，为什么要

这么残忍？”翁诗真不解地问道。

“翁诗真，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。都是因为你，才会有今

天的我。我说过的，不是所有的人在遭遇人生变故之后，都可以

不用怨恨来生活、来报复这个世界的。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一手造

成的……”梁雅致从刚才的平静中一下子暴怒了起来，她刚才那

忧郁的眼神中此时充满了怒火，几乎要将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叫翁

诗真的女人燃烧掉。

“怎么回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听到楼下的吵闹声，翁母和

梁母急匆匆地从楼上下来。

“妈，我们都看错雅致了，子敏的死……是雅致下的毒。”

翁诗真哭诉、哽咽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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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雅致，真的是你下的毒？”直到这个时候，翁母似乎还

不肯相信翁诗真说的事实，她看了看哽咽的翁诗真，又看了看已

经从刚才的暴怒中平静下来的梁雅致，一脸的无奈和凄然，“你

不是说要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吗？为什么？我和诗真这么相

信你，所有的人也都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原谅你以前所做的一

切，雅致，你怎么就不知悔改，怎么就这么狠毒呢！”

梁雅致静静地站在原地，任由翁母肆意地捶打与拉扯，她毫

不理会，漠然置之，似乎周围的人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。

然而，梁雅致最终还是没有抑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忽然狠狠地

甩开翁母的手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大吼一声：“好了！你有完没

完！”

大概是没有想到此时的梁雅致会如此冲动，同时还有这么

大的动作，翁母忽然感到身子一倾，失去了平衡，一个趔趄差点

倒在地上。身边的杨子辉和翁诗真眼疾手快，迅速伸手扶住了将

要摔倒的翁母。将翁母推到一旁的梁雅致此时已经没有了之前的

那种平静，她顾不上身边的一切，走上前去，一边抱怨一边大喊

道：“从小没有父爱，没有母爱，只有个疯妈，没人疼过我，没

人爱过我，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过我……”

怨恨，已经充满了梁雅致的头脑，她怒视着周围所有的人，

继续控诉着自己的不满：“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富家小姐，有钱、

有身份、有地位，还有杨子辉。可是你，翁诗真，是你，把我的

生活全都改变了。是你，让杨子辉离我而去；是你，让我变成了

一个被人遗弃的人；是你，让我瞬间失去了一切。我，不——

甘——心。我不甘心我拥有的一切就这样拱手让人，而我将一无

所有！所以……所以我要让你们都变得不能和我争，所以，所以

我要你们一个个地都死在我的手里……”

“啪”，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梁雅致的脸上，她抬头看着这

个人——杨子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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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梁雅致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儿良心，你害死了子敏，怎么还

能说出这样没人性的话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人！”杨子辉似乎还没

有发泄完心中的愤怒。

“哈哈哈！”梁雅致忽然笑了起来，她捂着被杨子辉打得火

辣辣的脸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她看着眼前这个她曾经并一直深

爱的男人，绝望地对他说：“子辉哥，你打我！”

梁雅致看着杨子辉，一边摇着头，一边哭诉着她内心最矛盾

的感情：“子辉哥，你曾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希望，你曾让我对

生活充满了梦想，可是你……可是你却一次次地亲手毁灭了我的

梦想和希望，我恨你，子辉哥，我恨你！”

说完这些话，梁雅致开始一步步向后退，眼前的这个男人，

让她的内心充满了绝望、凄凉和怨恨。

“这就是你要害死人的理由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残忍、无

情的畜生。”

站在一旁的翁母痛斥着到这个时候仍不知悔改的女儿，泪流

满面。

“ 对 ， 我 是 你 生 的 ， 你 是 我 亲 妈 ， 可 我 最 恨 的 人 就 是

你！”，梁雅致开始疯狂了，“如果当初你不把我调包，让我生

下来就知道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，都是因

为你，我恨你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梁雅致彻底崩溃了，她一边大声地咆哮着，一边

往后退，忽然她跪在地上，泪眼迷离的眼中射出两道寒光，一下

子刺穿了对面这颗伟大而悲苦的母亲心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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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节  祸 起 

20世纪初的老上海，到处都是霓虹闪烁，城市的上空弥漫着

洋车和歌舞混合的气息。

此时，雨下得很大，街道上空落落的，看不到一个路人。而

在“梁家”的货仓里，梁家的姑爷单宇东正紧张地指挥着工人们

急匆匆地搬运着大大小小的货箱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单宇东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木棍，嘴里斜叼

着一支即将熄灭的烟蒂，靠在仓库里摞得高高的麻袋旁，凶神恶

煞般地对忙碌的工人们吼着：“他娘的，都给我抓紧点儿！”他

一边恶狠狠地咆哮着，一边用手中的那根木棍不停地敲打着身旁

的麻袋包。

突然，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，紧接着，一声振聋发聩

的巨雷响彻耳旁。应该是这声响雷的原因，仓库里正在忙碌的工

人们下意识地愣了一下。然而还没等这些被雷惊吓到的人们回过

神，两道刺眼的车灯突然迎面射了过来。还没有等忙碌的工人们

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“梁家”少爷梁恒斌已经带着一群

手下，冲出汽车，洪水般地涌进了仓库。

“给我看紧了，一个都别放跑！”梁恒斌轻狂的高喊声中，

满是得意之情。

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单宇东看见有人突然闯进货仓，竟然一下

子蒙住了。做贼心虚的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梁恒斌突然会鬼使神差

第一章　宿之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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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出现在这里。

见到这幅场景，单宇东想到了逃跑，但是已经被梁恒斌堵住

了出路。他无路可逃，只能躲在高高的麻袋包后面，等待时机。

紧接着，两路人马旋即在货仓中混战起来，各不相让，场面

一片混乱。

“砰……砰……”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，货仓里霎时安静下

来。

“都不许给我动，谁动我一枪崩了他！”梁恒斌举着枪，狂

傲地警告所有的人。

“谁是这里的头儿？”梁恒斌走到一个被制伏的工人面前，

用枪顶着他的头，厉声问道。这个工人此时已被吓得魂不附体，

他哆哆嗦嗦地扭头望向那高高的麻袋包……

梁恒斌看到这里，嘴角微笑了一下。他举着枪，小心翼翼地

向高高的麻袋包走去。躲在那里的单宇东恨得牙根直痒，“他娘

的，这个败家子怎么来了？”他既害怕，又不甘心，就在梁恒斌

快要靠近时，单宇东突然用力推倒了麻袋包。

梁恒斌见有东西倒下，急忙躲闪，单宇东蹿上货箱，夺路

而逃。梁恒斌站稳后，见有身影向远处跑，便举起了枪。“砰、

砰”，两声枪响之后，单宇东“哎呦”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

上……

梁恒斌一手举着枪，慢慢走近单宇东，他似乎早已经知道或

者从声音听出这个中枪的家伙到底是何方人士。他走到那个人的

跟前，连瞟都没有瞟一眼，就不屑地冷哼一声：“妹夫，果然是

你……”

外面的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梁云楚梁老爷此时正坐在房间

内的摇椅上，双目似睁似闭，悠闲地听着老上海那不紧不慢的音

乐。

“老爷、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 管家张伯急促地敲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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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老爷的房门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么一惊一乍地……” 梁老爷听到声

音，从摇椅上站起来，走到门前，一脸沉稳、威严地打开门。

管家张伯欲言又止，他嘟嘟囔囔地说着“少爷、他”这几个

字。

“恒斌？他怎么了？”

梁老爷刚才还沉稳、威严的神情此时竟然一下子紧张起来，

看得出来他此时急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于是便急切地

问管家。张伯似乎并不想让什么外人听到，于是便刻意贴在梁老

爷的耳畔低语了几句。

梁老爷听罢，脸上显出惊愕之情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没想到

这么快，他就查出来了。”

事情应该很严重，梁云楚吩咐管家张伯快去叫梁咏仪过来，

因为这个时候只有她知道单宇东在哪里。

很快，梁咏仪随管家张伯来到客厅。

“单宇东现在在哪儿？”梁云楚一脸威严地问道。

“宇东啊……”梁咏仪并不愿意说。虽然她畏惧父亲的权

威，但为了保护丈夫，故意和老爹打着哈哈。然后她就开始敷衍

着说，这么晚了，单宇东还没回来，肯定在陪商户应酬。

梁云楚并不想在女儿的面前发怒，他一脸威严地直视着梁咏

仪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：“女儿啊，你现在不说实话，

我也不逼你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让我查到单宇东做了什

么对不起梁家的事，到时，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，还有单宇

东这个女婿。”

听到父亲的话，梁咏仪自知心虚，不敢正视梁云楚，嘴里颤

抖着轻声叫了一声“爸”。

正在梁咏仪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的时候，家佣王妈带着梁咏仪

哭闹不停的儿子小单良跑了过来，当王妈看到梁云楚愠而不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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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情时，赶紧胆怯地解释说，小单良吵着非要梁咏仪不可。

梁云楚看了看哭闹着的外孙小单良，摆了摆手，吩咐梁咏仪

先带小单良回屋去。

梁咏仪心中暗喜，偷偷长吁了一口气，哄了哄儿子。随即，

抱起小单良向父亲梁云楚告辞，窃喜着离开。

等梁咏仪带着儿子离开，梁云楚回到沙发上，闭眼仰靠在上

面，似有所思。

管家张伯见梁咏仪走了，忧虑地询问下面该怎么办。

梁云楚慢慢睁开眼，整了整思绪，无奈地说：“不管怎

么说，毕竟是一家人，能够关上门自己解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

了。”

忽然，电话铃声响起。

管家张伯慌忙拿起电话，听了一声，随即又递给梁云楚，同

时告诉梁云楚，来电话的是少爷梁恒斌。

梁云楚、管家张伯和梁咏仪匆匆地坐上车，不到一个时辰，

便来到梁恒斌电话里所说的货仓。

“宇东、宇东……”梁咏仪一下车，便着急地呼喊着、寻找

着自己的丈夫。

“咏仪……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……”躺靠在一角的单宇东

虚弱地回答着。

听到丈夫的声音，梁咏仪顾不得脚下的路黑，她循着声音，

飞快地跑过去。

来到单宇东的面前，梁咏仪看到已经中弹负伤并倒在地上

的丈夫，不禁发出一声尖叫，惊慌失措地大声喊着：“宇东，宇

东，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？”

此时，梁咏仪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怒，她怒火中烧地环

视了一下众人，最后将目光定在自己的哥哥梁恒斌的身上，她带

着哭腔厉声质问梁恒斌：“告诉我，谁打伤了宇东，谁打伤了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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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？”

“你猜对了，是我打的！”梁恒斌看着自己的妹妹，不紧不

慢地回答道。

“你疯了吧，为什么打他，你怎么不一枪把他打死，好让我

变成寡妇啊！”梁咏仪听罢此言，猛然起身，对着梁恒斌大声喊

道，旋即又开始对梁恒斌撒泼般地捶打、拉扯。

梁恒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任凭梁咏仪无理取闹。过了一

会儿，他指了指单宇东，对梁咏仪说：“你去问问自己的丈夫到

底干了什么好事？”

梁恒斌的话刚说完，梁咏仪更气急败坏地厉声质问起梁恒

斌：“问宇东什么？我和宇东平时怎么对你的，我们哪儿做了对

不起你的事，你竟然这么狠心，这么无情无义！”

梁咏仪一边说，一边依旧无休无止地捶打、拉扯着梁恒斌。

梁恒斌终于忍不下去了，他一把推开捶打他的梁咏仪，平静

地说道：“我要真是无情无义，早就一枪崩了他了！”

梁咏仪一怔，随即怒目直视梁恒斌，厉声质问：“单宇东做

了哪些对不起你的事，能让你一枪崩了他？”

梁恒斌不甘示弱，轻蔑地反问梁咏仪：“你丈夫干了什么

事，你难道一点儿都不清楚吗？单宇东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

竟然敢偷换公司的货物，以假充真！”

兄妹俩针锋相对，相互指责、问罪。而此时，尽管梁咏仪说

话的口气明显地弱了一些，但对丈夫的行为依旧矢口否认。

“都给我闭嘴！”一直站在一旁未出一声的梁云楚，忽然厉

声呵止。

“老张，先送宇东去医院。”梁云楚不想看到再有任何不利

的事情发生。

“是，老爷……”管家张伯应声走向单宇东，慢慢扶起单宇

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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